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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政文化

难忘的财政厅工作往事
邹平

了冬季市民餐桌的全部。那年冬天出

现了冬储大白菜供应难的问题，很多

市民排队也没能买到足够的冬储大白

菜，对此很有意见。据调查，造成当年

大白菜供不应求的主要原因是优质种

子供应短缺，郊区菜农无法扩大种植

面积。为解决这一问题，我们与省科

委条件处协商，准备拿出一笔科研专

款扶持省、市农业科研院所，加大对

白菜优良品种的培植繁育，以保证来

年冬储菜的供应。

为科学合理安排好这笔科研专款，

我们和科委组成了调研组，到申报这笔

科研专款的农科院所调查了解情况。盛

夏的一天，我们冒着酷暑一大早就直奔

省属科研单位蔬菜研究所。在查看了楼

内实验室设备及楼外实验田的种植情

况后，我们回到会议室听所长等科技人

员介绍情况。虽是省属科研单位，但蔬

菜所的会议室却实在是简陋：房间中间

拼对了几张简单粗糙的桌子，桌子周围

摆了一圈长条大板凳，其他就没有什么

了。头顶上悬着一架老式吊扇，伴随着

“吱扭吱扭”的杂音卖力地转着，但速度

仍然很慢，没给人带来多少凉风。正是

入伏大热天，我们个个都汗流浃背，各

自用本子、报纸及手边一切可用的工具

自助扇凉。边汇报边讨论，一直说到中

午12点多，因出汗多消耗大大家都感

到饥肠辘辘了……眼看该吃午饭了，这

时就听所长一声招呼，立刻鱼贯进来几

井水捞面

我曾经在财政厅工作多年，到地市

和省直单位搞调研时就地吃饭也不计其

数，但让我一直难以忘记的，是在K市

蔬菜研究所调研时吃的那碗井水捞面。

上世纪九十年代冬天的蔬菜远不

及现在这么丰富，萝卜白菜几乎占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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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同志，每人手上端着两个大碗，笑吟

吟地在我们每人面前放下一个。那是一

个比我的脸还大上一圈的粗瓷大碗，里

面盛的是西红柿鸡蛋捞面条。所长热情

地招呼我们：“来来来，吃饭吃饭，这

都是自己种的，面条刚过了井水！”

我早已饿了，也不客气，端过碗抄

起筷子就开吃，嘿，真是清凉爽口！一

筷子面条下肚，浑身舒服！正快意着坐

在旁边一同过来调研的科委条件处宰处

长在桌子下用手碰碰我的胳膊，低头一

看，他正塞过来几瓣大蒜！我不由心中

暗笑:这个宰处长，想的还真是周到！

想到自己平时不大强健的肠胃，觉得这

大蒜真好比是及时雨，免去为饱一时口

福而惹起腹中之忧。于是我们几个也顾

不上大蒜那有碍他人的气味，只管就着

面条“咔嚓咔嚓”大嚼了起来，偶尔，笑

嘻嘻抬头相互一望，心领神会，怎一个

字“爽”字了得！

稀哩呼噜一阵猛吃，十分钟不到，

场光地净。来人收走碗筷，我们就地不

动打开本子又继续开会了。

调研结束返回的车上，我调侃宰

处长：“宰处长活得还真是仔细啊，出

差时间不到一天，还不忘随身带几头

大蒜！”宰处长笑道：“保证女士身体

健康，我们是得多操点心嘛。其实下面

单位条件有限，我们常下来跑，我这

也是有前车之鉴呐。”说完我们几个一

起大笑起来。“好，这次我又跟你学了

一手，以后出差我也要记着带几头大

蒜！”

十多年过去，后来再下去调研，接

待、就餐的程序日渐繁杂，有在公路收

费站口交接班似地迎来送往的，有叙

谈和吃饭长达好几个小时的，让人感

到疲惫又伤脑筋。每当这时，想起蔬菜

所那碗井水捞面条，心中便生出许多

感慨来。

一次出差赶火车

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我毕业分配到

财政厅行财处，一上班就投入到紧张的

省级行政事业单位决算编审工作中，我

负责一式五份复写全套决算报表。每年

年初，我们忙完预算忙决算，忙完省级

决算又忙全省决算，等省级和全省决算

数据都汇总后，还要负责复写完这套决

算报表再复写那套决算报表。一切忙

完，就差不多是参加财政部组织的全国

行政事业单位决算会审会的时候了。

这一年，又到参会时节，我们早早

地整理好会审会用的决算报表和资料，

订好较难买到的硬卧车票，万事齐备，

只待出发。会议报到的前一天，我拎着

手提袋，跟着王新德副处长挤上了开往

火车站的公共汽车。

老旧的公交车呼哧呼哧喘着粗气，

拉着满满一车人开动了。沿着花园路

站、紫荆山大楼站、人民路站一路前行，

当快开到百货大楼站时，忽然停了下

来，而且好一阵没有继续开动的意思。

怎么回事？我转动脖颈透过拥挤的人群

缝隙往车前方张望，只见前面的车排成

了长队，全都趴窝不动了。时间一分分

过去，又等了好半天，仍不见车有任何

开动的意思。又等。又等。长长的等待。

满车人都开始不耐烦了。这时，司机早

已主动把车门打开，任凭乘客上下车自

便。终于，一向沉稳的王副处长也耐不

住了：“不行，要晚了。小邹，咱们也

下车吧！”下车？可这离火车站还远着

呢！我虽心中满是疑惑但也不便问，只

能紧赶两步跟着王副处长下了车，拎着

两个沉甸甸的手提袋，颠颠地跟在他身

后，在满街都成停车场般的车流夹缝中

穿行，快步赶了好一阵子才终于走出那

截拥堵路段。原来是出了交通事故，那

时社会上基本没有私家车，单位公车也

寥寥无几，不是出现特殊情况，怎么会

堵车呢！

很快，王副处长拦下了一辆人力

脚踏三轮车。我们迅速跳上车，赶紧

催促师傅赶往火车站。此时距火车站

还有一多半的路程，师傅吃力地蹬着

车，伴随着车链条刮蹭的“呱、呱”声

前行，好不容易，火车站入站口已远

远可见了！但不幸的是，眼睁睁地见

工作人员正在关闭进站口的大铁门！

等我们拎着手提袋一阵狂奔气喘吁吁

地跑到门口时，进站口已挂上链子上

了锁，铁面无情，谢绝入内了。站在紧

闭的铁门前，我们满头是汗，面面相

觑，狼狈至极。没办法，只能去旁边的

车站大厅心疼地退掉好不容易买来的

硬卧票，无奈地买了两张第二天晚上

的硬座票。

第二天，我们坐着火车硬座摇晃

了一夜，终于于第三天上午赶到了

会议地点。因已迟到，我们顾不上疲

惫，草草洗把脸、吃点东西便去报到

处领上一把算盘，投入到紧张的决算

会审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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